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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宁德做农村调研是在28年前的
1993年，宁德地区通过福建省政府向国务院申
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而我当时是“农村
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分管立项工作的调研处处
长。那次，我到过包括屏南在内的宁德地区的每
一个县，领略了这里美丽的绿水青山和丰富的人
文资源。后来多次来过宁德，特别是2013年我作
为福建省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到福建农林大学工
作以后。

我和屏南的不解之缘起于2020年8月福建
农林大学与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签的横向课题，我
带队来屏南调研，到2020年11月成立屏南乡村
振兴研究院，大家要我担任院长。那以后就多次
来屏南，主要是去研究院所在的四坪村。每次来
都是为了向以周芬芳（原屏南县政协主席）为代
表的基层干部、新老村民等“乡村造梦者”学习。

现在我们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中面临以下
共同的问题——怎么理解产业兴旺与审美、文
创、展览的相关性？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乡土
教育的重建有没有经济效益？怎么才能让这些为
文创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级干部们在上级面前能
够说得出让他们觉得被主流认可、算是比较积极
的话语？怎样才能形成我们跟主流的一个对话？
否则如果光说一些“精神崇高”的话，对上级而
言，在主流评价体系中没加分，那当然也就没有
获取资源的能力。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
服务的乡土社会有复兴、有发展的空间。

万物求诸“野”

我可以用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中关于主要
矛盾的归纳来支撑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解
释。但现在我要写的是这部书写屏南文创振兴乡
村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的序言，那就不
妨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屏南经验。

人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什么是最高层次的需
求？答案是审美。为了达到审美的需求，人们可以
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要
达到审美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人类就得超越一
般意义的物质享受而去追求精神升华。而在当代
人类追求精神升华的多种方式中，回归自然、在
与大自然直接结合过程中形成生态审美，则是审
美所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最具分享性的领域。

不妨再看屏南的审美实践。那里的艺术家们
在屏南实践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是人们可
以不用工业化时代结构主义的美学方法，而是用
后现代抽象派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方法来表达，
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后现代激进的艺术流

派，也是艺术领域现代性批判中最为激进的表达
方式，强调从技法的写实主义阶段进入到后现代
阶段，于是有了对林正碌在屏南开展“人人都是
美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的新解读。

林正碌先生说，当年音乐老师说他五音不
全，很多普通人应该有的音乐享受就是被儿时的
这种定性毁弃了……但对林正碌这样的“奇人”
来说，这完全无碍于他现在自己作曲，自己写词，
再唱出自己的歌！诚然，尽管如果用工业化时代
非常严格的音律要求，他也许仍然有五音不全的
问题，但在他这种后现代艺术家那里都不重要
了。因为在后现代的阶段，像一间工厂那样完整
精准地表达音律的格式化歌曲已经不重要了，比
如摇滚就与画家们野兽派的表达相似，它并不要
求你必须精准达到那个音高，后现代音乐也早就
不是乐谱规范的、想要表达半音都必须清晰的工
业文明阶段的音乐。

这些超过现代制式教育、超过学院派规范的
东西，其实是人的一种本性的激发，所表达的是
万物返野，“野”就是今天的大自然，就是今天的
生态化。中国正在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迈进，我们
可以不再按照工业化时代必须标准的、非得结构
化不可的制式教育和技术规范来做艺术领域的
创造，因为结构主义体现的是工业化时代的需
求，而万法求诸野体现的是生态化。可见，在生态
化新时代，人完全放弃了那些拘束，追求所谓求
诸于野的这种审美，对于所有的这些被称为新村
民的外来人，都有一种推进自主创业的影响，这
恰是产业兴旺最为需要的。

乡村是实现生态化最广阔的地域，因为互联
网时代到来，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和工业化的城
市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原来只能在城市里
发展的文创产业，现在移到乡村也一样能够实
现，使得万物求诸野有了实际可推行的路径。屏

南的文创振兴乡村抓住了这个时代机遇。
当你进入到龙潭沿溪居住的这些人中间的

时候，就像新村民曾伟所说：其他各地搬来村里
居住的新村民们经常在他这儿举办社交活动，交
往的频率远高于城市。由此，他就感觉到那种逃
脱了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从而回归于“野”的感
觉。新村民们回归大自然才有的“万物求诸野”的
那个感受，当然是需要增加相互之间交流的。

在那种资本高于一切的城市社会环境下，人
们也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去交流、去发泄。所以早
期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这些发达国家，当没有地
方容纳人际交往的时候，就只能去酒吧。由此，西
方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就是酒吧交流。里边当然
就有各种各样能让你感受到的“有人的感觉”“有
人的表达”。但是在中国，好像大部分城市人群不
去酒吧，于是乎大妈大爷们就跳广场舞，去茶馆
摆龙门阵、打麻将，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那种需
要聚会的“人的追求”。

作为人，就要交往，这是一种本性的追求，但
在城市里边其实很受压抑，因为白天晚上都是看
不见天的，即使仰起头，看的也都是那些几十层上
百层的高楼大厦，这些巨大建筑群代表了一种驾
驭一切资本的力量，压制着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我在这里只是说，当人们的这些为人的需求
表达都在山野之中得到释放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
被社会所需求的感觉，其实是有着无穷创造力的！

文创赋值促进城乡融合

大多数人知道“精神变物质”，却只有很少人
知道怎么变。这些知道怎么变的少数人，就是这
部长篇报告文学所描写刻画的人才。

我们要让这些精神、文化与社会演变而成的
物质增量，即把原来只按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成本
来算账的那些产品，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
精神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这本身会带来巨大的
经济增加值。如果从龙潭村、四坪村的发展经验
看，我认为文创赋予了产品甚至不止十倍的增加
值，对乡村振兴而言，它的开发潜力是巨大的。

现在因疫情或因全球化挑战、因美国强制去
中国化，乡镇中有一大批返乡者，有的是在外边
创业或打工失败了回来的，很多是小老板，兜里
揣着几万块钱，如果无业可就，很可能成为社会
不安定的因素。乡村现代化治理怎么治理？这就
是挑战。

很多返乡创业者，因为在城里打工失败，或
者在城里经营失败，没法在城里继续待下去了。
城市每一天的开支都是巨大的，而回村里的开支

低，过得下去。
乡村开支低在什么地方？比如一栋老房子的

修复成本，大约每平方米800—1000元，超过这
个数成本就失控。熙岭乡用“工料法”，基本上把
一座老房子的物业修复成本维持在平均每平方
米800-1000元，意味着这些在城市失败的经营
者回村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开业经营。先不论工料
法的收益如何，总之它能使得乡村古宅的修复成
本降低，也就是经营者们进入的门槛低了，进而
促进了新业态发生。比如原来在城里开饭馆、在
城里办文创经营，失败了，于是带了点活钱回来，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正在活跃起来的
新业态？怎样形成可持续的条件？首先，就是门槛
得低，进来了才相对有收益。如果进入门槛高了，
比如乡村建筑的一切项目都按照第三方设计、评
估，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来施工，那就极大地提高
了休闲旅游和民宿的进入成本，也无法吸纳这些
返乡的“城市失败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倡“城乡融合”。从城
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怎么融合是关键。

首先是这些人能回来并且能安顿下来。须
知，龙潭村原来只剩下不到二百人，而且大部分
是老弱病残。可现在林老师搞“画家村”带动文创
产业发展起来，回村的老村民人口至少增加了三
百多人，再加上各地来的新村民一百多人，短短
三年便涨到三倍的村内人口，这其实就等于贯彻
了中央要求的“六保六稳”，替国家承担了很大的
危机代价。中央强调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是
乡村振兴，屏南县的乡村振兴经验，就是中国靠
乡村振兴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益探索。

当然，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还不善于把发
展这种文化当作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不重视
发展审美的、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激发乡村活力
的这些价值发现。

不过，我们不必急于去争论，而是应当与大
家共同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新”的讲话，要
求各部门将维护旧阶段的旧理念当作深化改革
对象，通过改革转化成对生态文明新发展战略的
新生产力要素的开发。只有深化生态文明所需要
的改革，才能把生态要素的解放和人回归大自然
的解放纳入新阶段，在打造新格局的过程中推动
有机整合。

从屏南的经验看，其实我们山区有着相当大
的空间生态资源还没有被开发和利用，当然，现
在有些空间资源被艺术家们用于做艺术表达了，
比如艺术家在村里面做的画展，比如搞竹文化的
创意，等等，这是艺术家在他的视野中的一种表

现方式，但是也需要进一步拓展为多业态创新。
例如，把轻钢结构的美术学院和大自然万物及其
与人生百态的绘画表达形成有机结合。

屏南的发展，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进一
步做好艺术深化，形成有包容性的“公益品牌”，
从而带动人皆有之的审美层次的精神追求。

发挥人的作用

就像我们在工业化时代的审美追求也在衍
化之中一样，在那个阶段，大家被工业社会的大
资本压抑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艺术界就把审美追
求衍化成了野兽派，音乐家追求摇滚、重金属，这
些东西都是被工业产业资本压抑到极端的时候，
人们不得不反抗而演变出来的艺术形式。

人类从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生态化阶段，当
审美和生态结合的时候，它应该是温暖的、和谐
的。当工业化阶段人性偏重自我的那种表达，发
展和衍化到了一定程度，继之而起的会是和大自
然、生态多样性有了一种内在融合的艺术感觉。

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时候，人们的创意所形成
的题材会是更为丰富的，由此带动原来传统的单
一产业形成多业态演变。比如过去村里的柿子产
业，现在开始做升级加工。但怎么才能让它再进
一步有创意、有题材，就是一个面对细分市场的
非常丰富的文创发展空间，这种多业态下提质增
效的发展方式正在被艺术家们开发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力的、人才的
作用，恐怕也不能只局限在有形的艺术表达上。
屏南当前初步形成的所谓的艺术教育，包括学院
的和民间的创新能力的结合，也是一个很大的、
待开拓的领域。

所以说人才怎么用，怎么才能用好、用活，怎
么让他们为现在屏南的生态化的新发展阶段发
挥引领作用，这恐怕仍是当地一些描绘乡村振兴
蓝图的人未完成的任务。

说到这，应该回到序言正题上。来屏南这几
次调研和讲课交往了很多人，其中最让我感动
的，还是本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爱故乡”情结，带
有中国传统的乡贤对家乡的情感。是他们坚持不
懈的努力，创造出了很多屏南文创推动乡村振兴
的经验。这次非常荣幸为作家沉洲的《乡村造梦
记》一书写序。据说他用几个月时间沉浸驻点采
访，又打磨了近一年时间，书中全面描写了屏南
文创振兴乡村的来龙去脉、酸甜苦辣，塑造出乡
村造梦策动者林正碌和被他“七天公益艺术”教
出来的一批农民、残疾人、逆城市化者以及那些
县、乡、村干部的感人形象。这个故事创造出的正
能量符合当地的创业环境，也正是屏南吸引着一
群又一群“主流”“非主流”年轻人来此创造、见
证、生活的原因。我们也融入了这群乡村造梦者，
大家共同推进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期待更多城市
群体，特别是趋向于绿色主义的中产阶层主动融
入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去。

（摘自《乡村造梦记》，沉洲著，作家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乡村造梦记》序
□温铁军

人类文明究竟是怎样起源与诞生的？起源
于何处？又向何方迁延与拓展？人类文明的诞
生缘于何因？它与什么因素息息相关？人类诞
生之后，它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迁徙与繁衍规
律？人种究竟是如何进化的？世界上各个族群
是怎样诞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这
些族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民族与种族、民
族与族群、后生民族与原生民族、种群与国家政
权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人类文明又是怎样
衰败与消亡的呢？是战争、争夺还是自然灾害？
抑或是其他外力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
全世界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
学者们。我也曾一度思考这些问题，但苦于没有
清晰的答案，直到我读完内蒙古作家官布扎布的
这部《人类笔记》。

当人类的第一粒种子在东非落地生根之
后，它就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繁衍与迁徙之途，
它越过白令海峡，向四面八方迁徙着，并形成了
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人种，这些人种，就像漫天
的繁星，操着各种语系，具有各种文化特征，繁
衍着各种文明。于是，也便有了关于人种起源
与变迁的各种各样的学术探讨。官布扎布的这
部《人类笔记》，便是关于人种起源、人类变迁、
文明繁衍与迁徙、族群嬗变的一部大书，这是一
部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历史，是一部人种变迁的
大历史，也是一部人类族群演变的大历史。这
部大历史，不单是纵向的时间演变，也是横向的
空间演变，它让我们的视线在历史时间与地理
空间中不断迁徙、转换，从东非大裂谷，到美索不
达米亚-苏美尔，到古埃及，到地中海，到爱琴
海-西奈半岛，到古印度山脉，到帕米尔高原，到
黄河流域，从上古神话到中古宗教神学，从印欧
人种到东亚黄色人种，从古印度数字符号的创造
到小亚细亚赫梯帝国冶炼技术的发明，从苏美尔
的天神崇拜到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从古巴比伦的
天文学到古希腊的哲学，从日耳曼人到罗马人到
哥特人再到匈奴人，从东胡到鲜卑到北魏政权再
到吐谷浑政权，从慕容鲜卑到拓跋鲜卑，从大兴
安岭的鲜卑山到内蒙古大阴山到陕西渭水流域
再到青海的湟水流域，从北匈奴故地到内蒙古河
套地区再到大青山，从平城（大同）到洛阳，官布
扎布的笔触所及之处，即是人类文明版图的扩
张之处，官布扎布在时间的纵坐标与地域的横
坐标上，勾画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版图，此种
手法，非大历史而为何！

官布扎布并非人类学家，亦非专门的历史学
家，也非专门的考古学家，他是一个作家，而且是
翻译过《蒙古秘史》、撰写过《蒙古密码》具有鲜明
蒙古特色的蒙古族作家，但他兼具人类学家的睿
智、历史学家的纵深、考古学家的严谨，同时又具
有作家的情怀，他的文字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
的，他怀着对人类文明先知的敬畏，饱含深情地
礼赞人类文明，他的文字节奏舒缓，一如蒙古长

调般婉转与悠扬，读他的文字，你的思想的野马，
会随着旋律的行进，奔腾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
原上。读他的文字是轻松的、激荡的，他没有历
史研究者那样的繁琐考据，没有考古学论文那样
的枯燥与乏味，没有文献学著作那样的掉书袋，
也没有当下学院派学术著作那样的中西八股，他
将纵深的历史与复杂的脉络，用历史散文般的轻
松笔调徐徐展开。但他的文字又是深邃的，严谨
的，理性的，而不是当下时髦的小散文，不是伤春
悲秋，不是吟风弄月，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吃喝拉
撒、油盐柴米，他抛开了所有当下散文的风格，独
辟蹊径，选择了将历史随笔化、散文化、文学化，
他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与论述、描写与刻画、抒情
与议论、纪实与想象、虚构与非虚构中展开。尽
管他的主线是纵式的，基本沿着人类大历史的脉
络行进，但又在时间的纵轴中插入横向的叙事，
时常旁逸斜出，就好比一条缓缓流淌的弯弯的河
流，突然遇到高山峡谷，而变得陡然湍急凶险。
他时常在各章节中采用倒叙或插叙的表现手法，
将人的视线由现实拉回历史，又从历史拉回现实
运用电影的镜头语言，用闪回的叙事手法，使作
品显得摇曳多姿，生动有趣。就体裁而言，他的
作品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专业的历史著作，而
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散文风格，可称之为历史大散
文，为叙述需要，我姑且杜撰了一个概念，叫历史
文学作品。在他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虽然研究的
是严肃的人类历史，但他采用了诸多文学表达手
法，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掺入了大量的想象、
比喻与夸张等文学手法。

作家写史与史家写史有很大不同，各有优
劣，甚至互相龃龉。史家写史，优势在于史料翔
实，叙事客观、严谨，不掺杂任何虚构与想象的
成分，甚至不掺杂任何文学手法，这固然客观，
但却流于呆板、枯燥、乏味。而且，谁能说历史
就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呢？任何历史，都是由叙
事者叙述出来的历史，也即由人来完成，既然是
人，就使得任何历史叙事都具备一定的人的主
观性，也即人的主观性构成了史观。而且，不同
的人，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到的历史可
能就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作家写
史还是史家写史，都离不开史观，甚至史观是历
史写作中最不可或缺之构成。所以，在此，我要
为作家写史多呼吁几声。作家写史，固然未必
有专业史家之严谨性与客观性，但作家写史却
打破了史学文体的单一化与模式化，使得历史

叙事多元化、多样化、生动化、形象化，当然也文
学化。但也正因如此，作家写史也免不了存在
诸多局限，即主观性、随意性太过，而客观性、严
谨性不足。我读过很多作家写史，尤其是作家
的民国史写作，尽管叙事手法颇为生动，但总不
免歪曲历史太过，自我臆想或主观臆断成分太
过，这样的作品，只可当文学作品读，不可当严
肃的历史作品读，仅仅只能作消遣而已。然而，
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打破了我对作家写史
的一贯认知。官布扎布并非只站在作家的立
场，也非站在狭隘单一的蒙古族立场，而是站在
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下，用宏观、理性、睿智、多元
的眼光去审视人类文明的变迁。而且他并没有
自作主张地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变迁进行自我
解读，而是遵循了人类学界的一般研究，比如，
他认为人类文明最早应该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
亚平原的苏美尔地区，而非古埃及，也就是说，
苏美尔文明早于古埃及文明，这是人类学界的
最新权威研究成果，在没有新的史前考古证据
公布之前，是不能轻易推翻的。官布扎布既没
有随意地提出新说，也没有盲目地固守旧说，而
是对人类学界的新说进行了哲学化的演绎和文
学化的描述，我认为这是此书的一大成功之处。

贯穿此书的重要线索，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时
间与空间变迁，但维系人类文明繁衍的纽带是什
么？过去人们提出了很多学说，但官布扎布却提
出了一个自己的新说，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变迁，
根本上是由于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与控制，这是所
有人种与族群变迁的核心纽带。我认为这是此
书的一大创见。

在这样的精神纽带支配下，作者从人类文
明的诞生地苏美尔讲起，他说：“一拨又一拨的
闪米特人拥向苏美尔，将以城邦形式存在的这
个地方依次推入了阿拉德帝国形态、巴比伦帝
国形态、亚述帝国形态，并将苏美尔这个生存资
源核心产地扩展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
将其同另一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的尼罗河三角
洲连接到了一起……于是，古希腊人从地中海
里边，波斯人则从不远的东边，开着战舰或鞭打
着战马向这个已经发展得丰腴的生存资源产地
进击而来。”

这段话只有短短三百来字，但却清楚叙述了
人类文明几个中心地区的相互连接与往来关
系。西亚两河文明、尼罗河三角洲文明、爱琴海
文明、地中海文明、中亚文明、南亚古印度文明、

东亚黄河文明等几种文明形态，并不是互相割裂
的，而是互相连接、互相关联的，而这其中的关
联，又以苏美尔为核心，围绕生存资源的争夺进
行展开，这既是本书的关纽，也是人类文明发展
与变迁的关纽。只有把这个关纽解开了，人类
文明的密码才能解开。的确，在横跨欧亚大陆
的广袤草原上，曾经一度活跃着无数个人种、族
群和国家形态，产生了无数个帝国和帝王，也诞
生了无数的英雄故事，这片广袤的土地，将欧
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无数个文明形态相勾
连，而要梳理清楚这片土地上复杂的种群、族
群、国家、政权、宗教等的变迁，没有广博的学识
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本书也因之而具备了人
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
宗教学、军事学、地理学、国家学、文学等领域的
广阔学问，这些多学科的学问，在作者笔下并不
是支离破碎，或者各自为政的，而是互相有机地
统合在一起。

以苏美尔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书为我
们勾画的种群更替与文明嬗变的宏阔历史版图。

苏美尔作为人类文明生存资源的核心产地，
吸引了无数种群的到来，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与厮杀。首先是闪米特人进入苏美尔，建立了
阿卡德帝国，但是两个世纪以后，生活在东面扎
格罗斯山区的古梯人就以摧枯拉朽之力入主苏
美尔；约20年之后，古梯人又被逐出了苏美尔，
另一支居住在苏美尔的闪米特人进入巴比伦，建
立起政权。到公元前2100年时，汉谟拉比王朝
又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不仅占有了苏美尔，还把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统合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
当这支闪米特人成功进入苏美尔百余年之后，原
住扎格罗山区的加喜特人又举族而来，推翻了汉
谟拉比王朝，而建立了加喜特王朝。接着另一支
闪米特人即亚述人来了，公元前1225年，亚述人
推翻了巴比伦王朝，成了苏美尔的主人，建立了
统治150多年、横跨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即安纳
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亚述帝国。然而，“当亚述
人高傲而蛮横地主宰着苏美尔时，他们没想到，
有人来猛烈地敲门了，来者就是迦勒底人，另一
支闪米特人，他们在两部雅利安语族人的帮助
下，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成了苏美尔-美索
不达米亚的新主人”。

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是如此，埃及尼罗河
三角洲、古印度河流域、古黄河流域同样如此，在
每个文明繁盛的生存资源核心产地，都聚集着无

数个族群和政权，他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不断
战争，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文明也在这些战争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变异、衰败、消亡，而一个
文明消亡了，另一个文明又诞生了。消亡的文明
往往是先进的文明，而先进的文明往往是被野蛮
的族群所摧毁，野蛮的族群在摧毁先进文明的进
程中，往往又融入了先进文明的元素，于是形成
另一种文明，人类总是在如此反复中进化、繁衍、
生息。我想，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作者在书写这
些历史时，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有几句类似诗
歌的形式，像是在抒发，又像是在浩叹。

我很佩服作者对于文明史的勾连能力，能够
把如此复杂多变、线索繁复的文明形态梳理得如
此清楚。

在这部书中，作者几乎对整个世界史上已经
消失和尚未消失的族群与人种进行了长线考察
与纵深勾勒，苏美尔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
人、阿拉米人、多里安人、古罗马人、古希腊人、雅
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日耳曼人、迦太基人、
高卢人、阿拉伯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闪米特
人、腓尼基人、古康居人、古羌人、月氏人、匈奴
人、鲜卑人、塞种人、突厥人，等等，抽丝剥茧，对
这些族群与人种的变异、变迁与消亡条分缕析，
而且对这些人种中的一些文明发现予以梳理，并
对以往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了纠正。比如阿拉
伯数字，在作者看来，以往一贯认为阿拉伯数字
是由阿拉伯人发明并由此带到欧洲的，但事实并
非如此，阿拉伯数字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我认
为这并不是一种突发奇想或标新立异，而是有史
实的依据。

探寻人类文明密码的大历史
——评特·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 □朱中原


